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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沈锡权、许舜达、陆华东

　　“吴根越角”，原指吴越故地之边陲，
后多泛指江浙一带。唐代的杜牧，在《昔
事文皇帝三十二韵》一诗中开了此说的
先河：“溪山侵越角，封壤尽吴根。”而近
代的柳亚子，则在《次韵和谢老》中极为
少见地提到曾经的硝烟：“吴根越角兵犹
动，沅芷湘兰意早倾。”
　　蜿蜒曲折的河流，如血脉般，将自古
繁华的“吴根越角”紧密相连。在行政区
划上，河流则成为了许多县（市区）的天
然分界线。然而，错综复杂的水系，让江
苏、浙江边界地区多年的“水账”，一直难
以算“清”。因为水污染问题，两地关系也
一度剑拔弩张。
　　近年来，为持续改善交界河湖面貌，
江浙两地逐步打破界河间的行政“藩
篱”，共同对流域水环境实现精细化治
理、管控。2018 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
升为国家战略，共同治水还逐渐延伸到
社会治理层面，一体化也从“水里”，逐步
扩展到“岸上”。

  昔日黑臭河上，曾经上演两

省边界村民冲突

　　宽约 30 米、深约 2 米的麻溪港（上
游河段称清溪河），是浙江省嘉兴市秀洲
区王江泾镇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
镇的界河。
　　金秋时节，站在两地联合巡河的船
头，只见河水缓缓流动，河道里停泊着三
两渔船，水鸟在水面上悠闲地滑翔。清澈
的河水，倒映着河岸两旁古朴的民居，一
派柔美的田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
　　远望一湾清水、两岸新绿，两地人员
不禁畅谈起近些年来携手治水的点点滴
滴，同时就当前界河治理存在的难点以
及未来双方的合作方向，进行深入交流。
　　然而很难想象，短短几年前，这里还
是一条鱼虾绝迹的黑臭河。
　　“那时候上游下来的水特别黑，特别
臭，村民别说用河水洗衣服，连洗脚都不
行，洗完就会皮肤生疮、溃烂！”69 岁的
王江泾镇西雁村老支书陆阿弟感慨。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因为水污染，
今天清波荡漾的小河上，10 多年前曾经
掀起巨大波澜，震惊全国——— 2001 年
11月 22日凌晨，浙江王江泾一带的 300
多位村民自筹资金 100 万元，动用 8 台
推土机、数万只麻袋，自沉 28条水泥船，
截断麻溪港，以拦阻来自江苏盛泽方向
的污水。
　　在筑坝拦污现场，河两岸老百姓打
出了“还我一河清水，还我鱼米之乡”“富
了几个老板，苦了千千万万”等横幅，以
抗议多年没有解决的河流污染。
　　村民还自发组织了一百人次的护坝
队，日夜守在坝上。此事引起了中央高度
重视，后来被称为民间“零点行动”。
　　村民薛元宵是“零点行动”的亲历
者，当年在一家国营渔场担任监事长。他
回忆道：“忍无可忍，筑坝拦污是被逼的！
上游盛泽企业的污水直排，导致下游一
次就死了上百万斤的鱼，不少渔民一夜
之间倾家荡产。”
　　江浙边界的水污染纠葛，起始于上
世纪 90 年代。作为丝绸名镇，上游盛泽
的纺织印染厂林立，“日出万匹，衣被天
下”的盛名之下，日排放印染废水一度超
过 10 万吨。一江污水向东流，下游王江
泾镇就成了污染承接者。
　　地处“吴根越角”的秀洲区和吴江
区，水系相通，犬牙交错的界河就长达
39 公里。错综复杂的水系，让两地多年
的“水账”，一直难以算“清”。
　　“像麻溪港这样的跨省交界河，我们
这有 15 条。”王江泾镇原党委副书记翁
松刚介绍，这些河道之前都“病”得不轻。
早些年，由于缺乏环保意识，工业污水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生产生活废料随意倾
倒，一湾清水被染得乌黑、奶白，河中鱼
虾、水生植物绝迹，交界河成了臭水沟，
两岸居民怨声载道。
　　“你日出万匹，我日死万斤，矛盾就
这样产生了！”翁松刚说，早在“零点行
动”以前，当地渔民就因为污水死鱼的问
题，多次到盛泽镇政府乃至江苏省政府
上访反映，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反映多了，上游也不敢明目张
胆排污，每次趁着下大雨的时候偷排。结
果每次下大雨，下游的鱼就死光。”薛元
宵告诉记者，因多次交涉无果，1995 年，
一些渔民抬着数千斤臭气熏天的死鱼跨
过省界，扔到盛泽镇政府门口、大厅、办
公室里……
　　“当时我们渔民苦不堪言！”提起当
年辛酸委屈，薛元宵至今难掩胸中愤慨。
　　酷爱古诗词的薛元宵，曾写下一首
《渔者所思》，记录了当时无数渔民的切

身之痛：
　　——— 轻舟依旧在，碧波难再现。秀水
鱼难养，回望浪惊心。环保连年呼，清水
抵万金。渔者数指盼，何时撒网欢？

  “各扫门前雪”的治水方式，

收效甚微

　　“零点行动”的发生，为江浙两地的
生态安全敲响了警钟。为了还百姓一片
绿水，2014 年以来，浙江的“五水共治”
与江苏的“263”专项行动相继展开。
　　轰轰烈烈的治水行动，让江浙各自
境内一条条曾经饱受污染困扰的河流，
水质逐渐好转。但污染严重的省际边界
河，却迟迟未能得到有效治理。
　　“别的河道都干净了，为什么迟迟不
见治理边界河？”村民们多次提出疑问，
然而却总是无疾而终。
　　在界河的上下游、左右岸，因为行政
边界的存在，治理责任不明，过去常常因
此陷入“下游治理、上游污染”，甚至“三
不管”的怪圈，以至成为省际边界治理的
矛盾多发地带。
　　早在 2012 年，两地就曾出台《关于
建立秀洲区、吴江市省级边界环境联合
执法工作机制的意见》（注：当时为吴江
市，后吴江撤市设区），开全国跨省合作
执法之先河，并建立了边界环境联合交
叉执法工作机制。
　　“虽然有了联合执法，但当时是一种
不信任的状态，双方不仅互相挑毛病，还
互相推诿。”吴江区委书记李铭说，负责
环保的镇、村工作人员，彼此不认识，往
往一些小问题不解决，慢慢变成大问题，
最后难以解决。
　　王江泾镇麻溪港镇级河长孙琪记得，
有一次，麻溪港上游漂下来大量污染物，
他去盛泽镇境内摸情况，是偷偷摸摸地驾
着快艇去的，“怕引起盛泽方面的误会”。
　　“以前‘各扫门前雪’式治水，收效甚
微。”秀州区委书记吴燕表示，因为行政
区划的壁垒和体制机制的障碍，两地因
污染引发的矛盾持续了十几年，不仅老
百姓之间有矛盾，两地政府部门也因为
管理机制的限制，无法实现有效沟通。
　　水是流动的，污染物是漂动的，省际
边界治水不可能只靠“单打独斗”。
　　打破行政边界的阻碍，已经迫在
眉睫。
　　 2016年 12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秀洲、吴
江两地以此为契机，大胆实践、积极探索
省际边界联合河长机制，共同聘请 58名
联合河长，对跨省河道综合环境开展全
方位排摸，全面掌握水质、污染源等基础
信息，建立“一河一档”跟踪河道情况。
　　 2017年 4月底，秀洲区与吴江区率
先竖起省际边界联合河长制公示牌，两
地镇级、村级河长联袂上任。随后，两地
全面实现区级治水机构、边界乡镇、边界
村的“三级对接”。
　　“ 2017 年上半年，我们开始和盛泽
镇的河长联合巡河，而且建了微信群，发
现问题后，可以第一时间上报给两地相
关部门，快速得到解决。”孙琪告诉记者，
随着交流增多，大家才逐渐放弃本位主
义，开始真正“劲往一处使”，一些老大难
“顽疾”很快迎刃而解。
　　 2018年初，孙琪在与盛泽镇圣塘村
党委书记张晓峰到麻溪港联合巡河时，发
现当船驶过时，螺旋桨搅起河底的淤泥，
船尾泛起黑色的水流。经过测量，两人发
现河底淤泥的平均厚度达到了 1.5米。
　　“这条河恐怕有 40 年没清淤了，河
床成为藏污纳垢之处。抬高的河床也可
能导致河道防洪断面过小，无法满足上
游来水及片区雨季径流的行洪需求。”看
着眼前的河道，两人不无担忧，并随即向
各自的领导汇报，建议双方联合开展一
次清淤行动。
　　短短数月后，经前期协商对接，两地
正式签订联合治理麻溪港的合作协议，
双方共同出资 1 亿元，携手实施清淤
疏浚。
　　“沉积了 40 年的淤泥，没想到几个
月就全部清除了！效率这么高，关键还得
靠两地的携手合作。”张晓峰说。
　　如今，“各聘”河长的模式已经升级
为“共聘”河长，秀洲区与吴江区两地也
已实现跨界河湖联合河长全覆盖。
　　“只有树立协同治水的理念，不推
诿、不扯皮，以整个流域为单位加强管
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省际河流水污染
治理问题。”吴江区水务局副局长、河长
办副主任王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各级
联合河长已开展联合巡河 400 余次，现
场解决问题 80余个。

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水环境治理不仅是环境问题，实际

上也是增长方式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
问题。”“虽然前期我们通过开展专项行
动，在优化产业结构上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难度依然很大。”……
　　记者调查时，江浙两地干部均表示，
跨界河湖水污染问题，看似在水里，但问
题的根源在岸上。
　　曾经，喷水织机是一项惠及千家万
户的富民工程。后来，再提喷水织机，则
成了村民和政府的“心病”。尤其是当污
染、耗能、违章建筑、安全管理等各种问
题叠加而至时，喷水织机怎么管，成了无
法回避的话题。
　　根据太湖流域管理局发布的资料显
示，上世纪 80年代末，两地交界处的水质
尚处于三类状态，上世纪 90年代初开始
急剧恶化。来自上游每年约 9000万吨的
污水，让古称“禾兴”的鱼米之乡——— 嘉兴
上百万亩农田失去农业用水，80 万人缺
水喝，15万人生活在污水区。
　　“‘零点行动’以后，上游污水排放适
当收敛，下游百姓适当赔偿，但后续喷水
织机产业还在发展，污染没有得到根
治。”翁松刚介绍，2003 年开始，两地陆
续建立联合污水处理厂，对原来散户喷
水织机排放的劣五类水也进行截污纳
管。但是治标不治本，经过处理以后，排
出的水还是劣五类。
　　一台喷水织机，平均一天就能污染
3吨水。
　　这是什么样的水？浇菜菜死的毒水。
这类水洗衣服，衣服发硬发黄。洗衣的
人，腿脚溃烂。
　　而让老百姓深感绝望的是，生态灾
难给江浙边界的群众健康，带来巨大
威胁。
　　“这些年，村里生癌症病死的不在少
数，有的才三四十岁，我们村说是‘癌症
村’也不为过。甚至有几年镇上征兵，村
里连一个体检合格的年轻人都找不出。”
陆阿弟激动地说。
　　印染行业污水中的苯胺、挥发酚是
强致癌物质——— 这是医学常识。健康恶
化，并非仅仅发生在几个特殊的村庄。据
嘉兴市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2001
年，嘉兴市北部 8 个乡镇恶性肿瘤患病
率比 1996年上升了 28.2%。
　　深受水污染困扰的那些年里，“粮
仓”嘉兴出现了本地人不吃本地米、本地
鱼，开放的湖河中无鱼、无虾，甚至连螺
蛳也绝迹的怪现象……
　　被污染的水，如同患癌的身体，疼痛
不堪，面临慢性死亡。
　　而要想活命，则必须咬紧牙关，对引
发癌症的病灶“痛下狠手”。
　　 2017年开始，秀洲区和吴江区相继
开展散户喷水织机的全面整治腾退行
动，但关系到许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到

处弥漫着不满和抵触情绪。
　　——— 有的企业主表示，自己从事这
项工作快一辈子了，现在淘汰喷水织机，
今后的生计怎么办？
　　——— 不少当地老百姓怨气很大：当
年发动我们搞喷水织机的，是你们政府，
现在不让我们搞喷水织机的，还是你们
政府，凭啥？
　　“我就是要靠这几台喷水织机吃饭
的。你敲我饭碗，我也不让你吃饭！”吴江
区平望镇喷水织机整治办公室负责人龚
瑞荣回忆，推进工作最困难时，几十个被
清退对象，连续数日围堵在他的办公室，
撒泼闹事，软硬兼施，甚至以不让他吃饭
这种哭笑不得的方式相威胁。
　　“饭没办法吃不说。每天几十个人轮
番上阵，日常工作都没办法开展了。”
　　不得已，单位只好给龚瑞荣安排了
两个办公室，一个用于办公，一个专门用
于接待。
　　还有几个龚瑞荣相识多年的私人老
板，悄悄上门来找他“开后门”，求他“网
开一面”。
　　“开弓没有回头箭！”龚瑞荣告诉记
者，面对压力，他坚持一切按照规章办，
排放不达标的、没有环评的，就坚决清
退，绝不留情面。
　　党委政府的治污决心，终于让大家
明白，这次不再有“侥幸”。而在喷水织机
淘汰工作的不断推进中，不少村民的思
想观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对于喷水织机，我们全家的感情都
很深，可以说是喷水织机养大了我和妹
妹。”王江泾镇荷花村村民汤伟峰说，但
是淘汰喷水织机是大势所趋，作为党员
干部，他肯定带好这个头。
　　荷花村村民沈建峰原本经营着 15
台喷水织机，认识到喷水织机污染环境，
有其行业发展的局限性后，他就停止了
生产。
　　“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现在我们
夫妻俩和别人一起合伙做生意，收入比
过去还要高。”沈建峰说。
　　王江泾镇市泾村党支部原书记江海
华说，在散户喷水织机淘汰过程中，村里
召开各种座谈会上百场，共同探讨“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幸福”。共识在讨论中凝聚。
“我左思右想，还是决定退，迟退不如早
退。只有环境好了，钞票才赚得安心。”
　　要想尽快摘掉“污纱帽”，重享碧水
蓝天，还离不开生产技术的革新。除了坚
决关停散乱污企业，两地也在引导更多
印染纺织企业转型升级。
　　盛泽镇排污量最大的印染企业———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投入 8000 多万
元，建成投运印染废水中水回用节能减
排项目，可日处理污水 2万吨，回用率目
前已经达到 70%；嘉兴市鸣业纺织有限

公司倒逼企业技术更新，优化工艺减少
污水排放，在产量成倍扩张的情况下，污
水排放总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据统计，2015 年起，秀洲区累计淘
汰喷水织机 3 . 8 9 万台，占总量的
49.5%；吴江区累计淘汰喷水织机近 10
万台，关停淘汰“散、乱、污”作坊 1.8 万
家，73 家印染企业累计拆除超排污许可
范围染缸 1069台，减少 12.7%。
　　效果同样立竿见影。监测数据显示，
2013 年至 2019 年，江浙两省交界苏嘉
运河王江泾国控断面、斜路港国控断面
水质由五类提升至近三类。翁松刚介绍，
5 年前，王江泾镇地表水还普遍是劣五
类水，2019 年实现了以三类水为主，而
今年上半年，常态水质甚至达到二类水，
水环境发生奇迹般的变化！
　　“现在水变清了，下河游泳的人也多
起来了，大家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
孙琪说。
　　令人欣喜的是，联合治水还使得
“仇家”变“亲家”。吴燕介绍，联合治水
不仅化解了原来因水污染而造成的两
地恩怨、矛盾、纠纷，同时也把共同治水
逐步延伸到社会治理层面，双方的镇村
干部会互相到对方镇村进行讲课、挂职
交流。
　　如今，重新站在麻溪港，眼前是一汪
清澈溪流，碧波荡漾；诗意如同青青杨
柳，随风而动。面对生态新气象，酷爱作
诗的薛元宵，也忍不住发出新感慨：
　　——— 昔堵麻溪水，今见测水关。江浙
形不离，浊清向东归。肥鳙忍游离，撒网
渔舟晚。秋水十年望，唯有夕阳美！

  汾湖不“分”，水清人亲吴越

为一体

　　从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汾湖湾村
南眺，可以望见太浦河沿线开阔的汾
湖，十几米外的对岸，便是嘉兴市嘉善
县陶庄镇湖滨村。两村傍水为邻，靠一
座长约 80 米的南栅坝相连，坝上立着
路桩，仅容一辆小汽车通行。
　　“吴根越角”，虽坐拥江南水乡的美
景，却并非全然是诗意般的浪漫。
　　公元前五世纪，吴越两国互相攻伐，
积怨殊深。而现在的汾湖，当年名为分
湖，是吴越两军对垒的前线。传说吴国国
相伍子胥曾在此筑点将台，操练兵马与
越国交战。
　　尽管汾湖两岸百姓语言相通、习俗相
同、相互通婚，过去却一直纷争不断。汾湖
湾村党总支书记沈晓华介绍，1999年，两
村因取水等矛盾，数百个村民聚集在南栅
坝，发生了群体性冲突。“最后花了大力
气，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湖滨村党总支书记杨建国告诉记
者，由于在交界的汾湖“磕磕碰碰”不断，

以前两村之间多有不和，甚至村民走
亲访友的频率一度都减少了。
　　“过去每到 10 月、11 月，河道里
就布满了疯长的水葫芦。但交界处的
河湖身份尴尬，大家都视而不见，淤在
哪，哪倒霉。”沈晓华说。
　　 2018年，双方以联合治水为突破
口，不仅让汾湖水质明显好转，而且让
两个曾经的省际矛盾村，成为毗邻村联
合共治的“示范区”。如今，大家互通有
无、协商共议，一条河流两地共治。
　　千年过后，汾湖依然是“分湖”，却
又不再是“分湖”。在汾湖上，比共治水
葫芦更深层次的协作，正在紧密进
行着。
　　尽管仍然是江苏和浙江两省的边
界，借助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东风，汾湖不再是两岸村落相互
推诿的“矛盾点”，反而成为联合共治
的“示范湖”。
　　水变清，人相亲。河湖治理成效初
显，合作交流也从河里，延伸到岸上。
　　 2019 年 6 月，汾湖湾村等邻近
江浙沪六镇 18 个村，联合共建“吴根
越角”党建生态圈。毗邻三地干部以
党建为引领，聚焦生态环境、要素共
享、民生实事等诸多层面，开展多元
合作：干部互派互挂，互相交流经验；
共同出资修缮危桥，方便百姓出
行……
　　嘉善县西塘镇鸦鹊村村委员会
主任卓娟英介绍，前几年，不少村民
违规散养生猪，村里一年到头臭气熏
天，大家苦不堪言。一个地方查起来，
他们就跑到隔壁省“打游击”，地方上
屡禁不止。“现在周边村都联合起来，
对违规散养‘人人喊打’，让其无处可
躲。”
　　黎里镇芦东村党委副书记杨卫康
告诉记者，过去边界上没人管，个别企
业跨省偷倒工业垃圾、建筑废料的情
况时有发生，无奈村干部也追责无门。
“如今跨省偷倒垃圾的现象几乎绝迹，
村民们的眼睛都盯着，边界就是我们
共同的家。”
　　曾经省际治理的阴暗角落，如今
成为社会治理的榜样模范。几乎令人
难以置信，却又切切实实发生了。
　　“最早是联合治水，今年是共同
‘抗疫’。”沈晓华表示，疫情期间，依托
党建生态圈，汾湖湾村积极与周边的
交界村开展联防联控，编织线上、线下
两张跨省“防疫网”。在曾经发生群体
性冲突的南栅坝上，他们设立了江浙
两省的联合防疫卡口，以守护两岸村
民的平安。
　　而静静的汾湖，也见证了两地百
姓携手“战疫”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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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根越角”治治水水记记

  错综复杂的水系，让江苏、浙江边界地区多年的“水账”，一直

难以算“清”。因为水污染问题，两地关系也一度剑拔弩张。原来的

“扫门前雪”式治水，收效甚微。近年来，江浙两地逐步打破界河间

的行政“藩篱”，共同对流域水环境实现精细化治理、管控。长三角

一体化，从“水里”，逐步扩展到“岸上”

图 1：麻溪港上，保洁人员正在打捞水葫芦。                                 本报记者许舜达摄

图 2：王江泾镇、盛泽镇两地河长在麻溪港上联合巡河。                               资料片

图 3：麻溪港河道沉积了 40 年的淤泥，在吴江、秀洲两地的联合携手下，正在被逐步清除。                资料片

图 4：盛虹集团 2012 年建成投运印染废水中水回用节能减排项目，日处理污水 2 万吨，印染废水中水回用率达到 70% 。 本报记者许舜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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